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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 针对现有秦朝官府藏书研究的不足，分析了秦朝官府藏书的来源及其藏书处所。并从“中”、“外”两大藏书体系

的角度，重点讨论了作为“外书”的秦博士藏书的基本情况。最后指出，秦博士以图书为手段以“通古今”为职志，而文吏以

档案为手段以从事具体行政公干为目的，从博士与文吏、图书与档案的此消彼长中，可以考见秦王朝“以法治国”的行政本

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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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现有有关秦朝官府藏书研究的主要不足

对秦朝官府藏书的研究迄今仍是一个薄弱环

节，相关成果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学术期待。总体而

言，现有成果的主要不足集中表现在:

第一，完全无视秦朝官府藏书的存在。例如，卢

荷生《中国图书馆事业史》一书以 1911 年之前的中

国古代图书馆为讨论对象，书中的第三章《古代的图

书馆事业》“所说的古代，是指我国历史上的先秦时

代，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六年( 西元前二二一年) 灭六

统一天下以前的时代”［1］，紧接着的第四章则是《汉

代的图书馆事业》。而关于秦朝的图书馆事业则没

有任何片言只语。同样，某些学术论文也往往笼统

地以“秦汉”为时间断限，而实际所论内容则完全局

限于汉代。
第二，混淆图书与档案，以为档案是秦朝官府藏

书的唯一对象。相关论著往往根据《史记·萧相国

世家》“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”，认

为秦丞相御史“掌管图籍”［2］; 御史“是在君主左右

具体掌管文书、图籍、档案、记录诸事的官员。秦朝

主管图籍的官员是由御史大夫负其总责”［3］。事实

上，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 “秦兼天下，建皇帝之

号，立百官之职。不师古，始罢侯。置守太尉主五

兵，丞相总百揆，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。”秦丞相、
御史大夫( 包括太尉) 贵为三公，是官僚政体的最高

长官，他们所执掌的文献主要基于行政公务而形成

的档案，并不包括图书［4］。“律令图书”中所谓的

“律”是指成文法，“令”是律的补充，“图”主要是地

图，“书”主要是名籍、户籍等各种“计书”，即流水帐

式的条文式的记录。

2 秦朝官府藏书的概貌

秦朝的官府藏书主要包括官府档案的集藏和官

府图书的集藏两大脉系。针对现有相关著述主要聚

焦于档案研究的现状，笔者拟仅就秦朝官藏文献中

的图书作初步分析。
2． 1 秦朝官府藏书的主要来源

秦朝的官府藏书是在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自有

藏书以及统一中国时收缴六国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

来的。
首先，关于统一中国之前秦国自己的藏书。
秦国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之前即已有自己

的藏书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秦文公十三年( 前 753) “初

有史以记事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:“秦缪公立……
史书而记，藏之府。”皆是 其 证。《尚 书》中 的《秦

誓》、《诗经》中的“秦风”，当皆为秦史官所记。《史

记·秦始皇本纪》“史官非秦纪皆烧之”中的“秦

纪”，也是秦国沿袭久远的史书。此外，扬雄《答刘

歆求方言书》曰:“尝闻先代 轩之使奏籍之书，皆藏

于周秦之室。”应劭《风俗通序》曰: “周秦常以岁八

月，遣 轩之使，求异代方言，还秦籍之，藏于秘室。”
都说明秦承周制，遣 轩之使访求“异代方言”并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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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奏籍之书”。
其次，收缴六国藏书，最典型的是收缴周王朝的

“周室”。
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曰: “秦既得意，烧天下诗

书，……而史记独藏周室，故以灭。”“周室”所藏文

献主要是“史记”，即史官所记的文献。结合《秦始

皇本纪》“史官非秦纪皆烧之”来看，周室所藏主要

是除秦国史料之外的六国( 尤其是周王朝) 的史料。
因此，《庄子·天道》说，“孔子西，藏书于周室”，遇

到了“周守藏室之史”老聃;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
说，“( 孔子) 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，而次

《春秋》”;《公羊传疏》引闵因序曰，“昔孔子受端门

之命，制春秋之义，使子夏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

书”，都说明了“周室”与“史”书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此外，《史通·杂述》曰: “《世本》著自周室。”而《世

本》也是“史”书。秦始皇焚书时，“史记非秦纪皆烧

之”，正是针对周室而言的。
从名称来看，“周室”既指周王朝的藏书处所，

也指里面的藏书。这和英文 library 既指图书馆又指

图书馆里面的藏书颇相仿佛。无疑，“周室”( 包括

里面的藏书) 是作为秦朝战胜周王朝的战利品之一

而为秦所得的。
再次，统一中国后，有选择地收集“天下书”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:“吾前收天下书，不中

用者尽去之，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。”这

里的“书”主要是图书，而不是档案。其内容当主要

包括与文学士和方术士直接相关的文学 ( 儒家经

传) 和方术类的典籍。详下。
2． 2 秦朝官府藏书的主要处所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:“秦拨去古文，焚灭诗

书，故明堂、石室、金匮玉版图籍散乱。”又据上引扬

雄《答刘歆求方言书》“皆藏于周秦之室”、应劭《风

俗通序》“藏于秘室”可知，秦王朝官府藏书的处所

包括“明堂、石室、金匮”，以及扬雄所谓“周秦之室”
中的“秦之室”。而“秦之室”，当即应劭所谓“秘

室”。正像由“周秦之室”可以窥知“秦室”仿自“周

室”一样，“明堂、石室、金匮”也是先秦各诸侯国藏

书的遗制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秦王朝尚有博士所藏之书。

我们知道，《北堂书钞》卷 12 及卷 101、《初学记》卷

12、《艺文类聚》卷 12、《太平御览》卷 88、卷 232 及卷

619 等皆曾引及《七略》佚文:“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

弘广开献书之路，百年之间，书积如丘山，故外有太

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内有延阁、广内、秘室之府。”无

疑，与“外”对言的“内”即“中”，也就是后世所谓“大

内”、“禁中”，是皇室生活区( 宫廷) 。谢灼华正是据

此大致概括了西汉中央官府藏书的“中”、“外”两大

系统: 第一，“宫廷藏书，即属于宫廷中专门藏书的处

所”; 第二，“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，即属于朝廷中各

职能部门的藏书处所”［2］( 51)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谢先

生认为，“中”既是宫廷所藏图书，也指宫廷中专门

藏书的处所; “外”既是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，也指

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处所，这一认识是非常正确的。
“中”、“外”与上文提及的“周室”以及西语中的 li-
brary 一样，既指藏书机构，也指机构所藏图书。应

该说，有汉以降我国官府藏书分为“中”、“外”两大

系统正是从秦朝开始的，秦博士所藏是“外”书的主

要代表，而秦室、府、明堂、石室、金匮所藏则是“中”
书。傅璇琮认为，“秦博士是掌管官府藏书官员的说

法不能成立”［3］( 55) ，此说有待商榷。
我们知道，秦汉博士官的设置是我国文化教育

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，尤其是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，

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博士队伍，“是儒学繁荣、教育

发达的保证，对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具有不可估

量的作用”［5］。然而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秦汉博士

也是职掌图书典籍的“馆员”，他们之所藏，是以图

书为对象; 与丞相、御史等以档案为对象并不相同。

3 秦朝官府藏书中的博士藏书

博士所藏是秦朝官府所藏图书的大宗，值得仔

细分析。
3． 1 秦朝博士溯源

博士之称，渊源甚久。“六国时往往有博士”
( 《宋书·百官志》) ，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“公仪休者，

鲁博士也”，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宋有“博士卫平”，

《汉书·贾山传》“祖父祛，故魏王时博士弟子”，《战

国策·赵策》赵王谓郑同“子，南方之博士也”，皆是

例证。但这些博士都是博学之士的泛称，而非官名。
诚然，此时的博士“其称谓既不为某一家所垄断，其

知识也不为某一家所框限。它是对有知之士的尊称

或泛称，与官府无关联”［6］。
博士之为职官则可上溯到战国之际。明董说

《七国考》引许慎《五经异义》云:“战国时，齐置博士

之官。”明确指出，博士是“官”而不再是博学之士的

泛称。刘向《说苑·尊贤》云: “( 齐王) 召其群臣大

夫曰:‘有智为寡人用之。’于是，博士淳于髡仰天大

笑而不应。”这里，身为博士的淳于髡厕为“群臣大

夫”之列，也可证博士已演为职官; 《汉书·贾山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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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贾山祖父祛“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”，既有博士弟

子，当有博士之官。总之，战国之际已设博士之官，

但博士之官成为定制则是在秦朝。所以，《汉书·百

官公卿表》认为:“博士，秦官。”而据《史记·秦始皇

本纪》“始皇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七十人前为寿”和“博

士虽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”等记述可知，至秦始皇时，

博士之官已达到七十人的规模。
3． 2 秦朝博士的职责

在秦朝的行政大军中有两类基本角色，一是博

士，一是文吏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:“( 始皇) 专

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，博士虽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。”
这里，和博士相对的是狱吏，也就是文法吏，简称文

吏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又云: “非博士官所职，敢

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所不

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

师。”也将博士与“吏”相对，并指出博士与文吏分别

职掌两大类官府文献: 博士掌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

语”，文吏掌“法令”。文献［5］ 引崔适《史记探原》
“吏，谓博士也”等观点以为，“博士即秦代的吏师”，

此说待商。
秦博士的职责主要是“通古今”( 《汉书·百官

公卿表》) ，以参谋或顾问的身份参政、议政。博士

虽“秩卑”但“职尊”，在备咨询方面有很大的发言

权，秦初李斯上书，即每称“臣等谨与博士议曰”。
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博士曾参与议定皇帝尊

号、参与议定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等，直接涉及到

王朝政制。可以肯定，博士之博学是其“通古今”的

资本，而典藏图书是博士的重要信息支持。这正像

文法吏的具体行政公干是建立在其所掌法律档案基

础上的一样［4］。
3． 3 秦朝博士的两大基本类型

秦汉之际的博士总体上包括两大基本类型:“文

学士”( 简称学士) 和“方术士”( 简称术士) 。《史记

·秦始皇本纪》“悉召文学、方术士甚至众”，即将两

者并列对举。
清人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揭橥西汉刘向父子图

书分类学的精髓是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而区别

“学”与“术”正是秦汉之际博士分为学士与术士这

一基本史实在图书上的反映。总体上，学士之“学”
主要包括《七略》前三略( 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)

图书，内容与西方古典人文学 humanities 的旨趣近

同; 而“术”主要是《七略》后三略( 兵书略、数术略和

方技略) 图书，内容多与职业知识有关( 《孟子》所谓

“术不可不慎”，即是针对择业而言的) ，是技术或技

艺层次上的各种实用性的知识门类，类似于西方的

science ＆ technology［7］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秦博士理

论上应当兼掌《七略》所分六略( 六大类) 的各个方

面的图书。所以，王国维总结说，秦时“诸子、诗赋、
术数、方伎皆立博士，非徒六艺而已”［8］。就目前的

史料所及，秦朝博士所藏图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

几大方面。
3． 4 秦朝博士的所掌图书的具体内容

由上引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“非博士官所职，

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”可知，秦朝的博士主

要职掌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”，即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代

表的儒家经典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书籍。
首先，关于秦博士掌有儒家经书。
《庄子·天下》曰:“孔子谓老聃曰: 丘治诗、书、

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六经。”显见，先秦已有“六经”之称。
六经中的《易经》，被定位为“所不去者，医学、卜筮、
种树之书”中的“卜筮”之列。《汉志·易类序》“及

秦燔书，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，传者不绝”，是其证。
其他五经皆遭秦火而又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甚。应该

说，这五经都是秦博士的职掌。由于《诗》、《书》是

古人引用最多的文献，出于“通古今”的需要而成为

秦博士官收藏的重点。例如，《汉志·书序》“秦燔

书禁学，济南伏生独壁藏之。汉兴亡失，求得二十九

篇，以教齐鲁之间”，这里的伏生即“故秦博士”。同

样，汉初按儒家礼制议定汉朝各种制度的叔孙通也

是“故秦博士”，入汉后仍“著儒服”。再有，《史记·
叔孙通列传》中，秦博士所谓“人臣无将，将即反，死

罪无赦”，乃是转引《公羊传》“君亲无将，将则必诛”
之语。显 然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 外，作 为 儒 家 经 书 的

《礼》、《春秋》都是秦博士的职掌。
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曰: “请诸有文学、《诗》、

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蠲除去之。”在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外另有

“文学”。所谓“文学”，并非诗、赋等文艺作品，而是

指儒家经传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“夫齐鲁之间于文

学其天性也。故汉兴，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”，又

说汉武帝元朔五年( 前 124 ) 正式兴太学，建立培养

人才、选拔官吏的制度，“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多文

学之士矣”;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“能通一艺以上，补

文学掌故缺”，“以治礼掌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”，皆

是其证。所以，“故秦博士”叔孙通入汉以后，是以

“文学征”的。
其次，关于秦博士掌有百家语文献。
秦朝博士另掌“百家语”，因而秦朝不仅有儒经

博士，也有诸子博士。西汉刘歆所谓“诸子传说犹广

·5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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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”( 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) ，正是秦

朝遗制。例如，《汉志·名家》著录“《黄公》四篇”，

班氏自注: “名疵，为秦博士，作歌诗，在秦时歌诗

中。”可知，黄疵为秦时名家博士。此外，汉承秦制，

汉初的晁错、贾谊、公孙臣都是博士。而晁错是法

家; 司马迁认为贾谊“明申、商”( 《史记·太史公自

序》) ，也有法家倾向; 汉文帝时，公孙臣“陈终始五

德传，言汉土德时，其符黄龙见，当改正朔，更服色”
( 《汉书·张苍传》) ，有阴阳家背景。张汉东总结指

出:“秦朝博士官有姓名可考者十二人，其中见于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者有周青臣( 博士仆射) 、淳于越、伏
胜、叔孙通、羊子、黄疵、正先七人; 散见诸书者有李

克、桂贞、卢敖、圈公、沈遂五人。从学派上看，淳于

越、伏胜、叔孙通、羊子、李克、圈公六名都是儒家，黄

疵为名家，卢敖为神仙家，其余四名不知学派。十二

名中，儒家占 50% ; 而在可知学派的八名博士中，儒

家占 75%，为绝对多数。”［9］

后来，汉武帝“置五经博士”，在文景时期《诗》、
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的基础上补充了《易》和《礼》博士。
直到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才第一次 把

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儒学和百家之言分开; 相应地，博士的

职掌亦由“通古今”转为“作经师”，这是后话。
再次，秦博士也掌有诗赋类文献。
《汉志·诗赋略》著录“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”，

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始皇听说有人在陨石

上刻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，于是命令博士为“仙真人

诗”，并令乐人弦歌之。上引《汉志·名家》中的名

家博士黄疵也曾“作歌诗”，作品被《汉志》收入“诗

赋略”的“歌诗类”中。
最后，关于秦博士掌有数术略文献。
上文指出，秦汉博士包括文学士与方术士，“方

术士”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“坑术士”时的牺牲品。
“方士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·秋官·方士》，职掌王

族、公卿级的狱讼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: “邹衍以阴

阳主运，显于诸侯，而燕、齐海上方士传其术不能通，

然则怪迁阿诀苟合之徒自此兴，不可胜数也。”这是

后世方士的正宗。其“术”大抵包括“祝祷延年、炼

丹求仙、观天象言人事、察变异占凶吉”［6］等内容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就曾提到“占梦博士”。《淮南

子·道应训》高注: “卢敖，燕人。秦始皇召以为博

士，使求神仙，亡而不返也。”可见，卢敖为神仙家博

士。

4 结语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云: “臣请史记非秦纪皆

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

语者，悉诣守尉杂烧之。”博士所掌图书之所以不在

焚烧之列，顾颉刚认为:“除非把博士官取消，就得让

他们去读点古书。”［10］周雪恒则认为，“说明秦仍要

恢复春秋前学术统于官府的制度”［11］。不管怎样，

“博士官所职”不在焚烧之列，成为秦火后官府藏书

的一大宗。
与作为“国家事务灵魂”的文书档案相比，秦官

府藏书中图书的地位很低。而在秦国，这一认识可

谓源流久远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曰: “明主之国，无书

简之文，以法为教; 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。”《韩非

子·八说》认为，只有“息文字”才能“明法度”。这

里，所谓“无书简之文”、所谓“息”，正是针对那些对

行政而言大而无当的诗书、百家语、史记等图书来说

的，目的是要防止“儒者用文乱法”或“以古非今”。
至于国家行政动作中的档案，则是“不可须臾忘”
( 《商君书·慎法》) 的。相应地，职掌图书的博士，

其地位与职掌文书档案的文法吏也不可同日而语。
“吏”取得了“天下师”的独特行政地位，而“博士虽

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”( 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 ，这也

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秦朝“以法治国”的行政方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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